
一、甲勿海

水，静卧岷山的臂弯
一根松枝放在湖心
放生的鱼游在水深处
绿色与天有了区别

山风，一点蓝的浮动
如马蹄，踏过青碧草甸
把影子藏进王朗的月色
与旷野绵长，共一眷

二、白马舞

曲越岷山，回响陇南
藏袍翻飞如飘动的经幡
头上的鸡毛轻似梦
一点一啄皆是山河敬畏
神山静默，海子轻叩水岸
千年的安宁，以脚诉说
围着篝火，似飞鹰的长叹

三、圣洁矿泉水

这不是雪山渗出的水
也不是裹挟冰川远古的寒冽
而是从岷山岩溶矿化的

地壳深处涌出的情感
这里有低氘的味
一种富锶，还原亿年的本真

我想邀约高山杜鹃
吻一吻尘世的喧嚣与静谧
也如甘泉顺幽谷奔淌
把圣洁的愿，许给人间

四、南坪小调

山间，有蝶恋花
瓷碟轻敲，岁月的弦声
采花小调漫过村寨及田埂
裹着陇南的烟火

老檐暮色里，听琵琶弹唱
山野喜乐，人间的温暖
非遗清音邀你驻足
细品这片故土的深情
让山水民谣，相拥层层山谷
神山、神树、神林

五、白河———金丝谷

齐天大圣
手舞金箍棒，在此逗留

忘却天庭条条戒规
眷恋这一方净土
绵延不断的林海
金丝身披一身鎏金绒温
嬉游雪域，揽尽山河
腾跃林海，轻拨晨间薄雾
摇身一变化作白河庇佑的灵宠
朝夕守护万顷山脉

藏王巡山至此
许山河相融，守一方苍穹
只待八方来客，引领众生
去读懂这片象雄王国的胎记

六、嫩恩桑措

出走的嫩恩桑措
害怕大姐当作嫁衣抛出
偷偷地，将它相许
身旁的黄龙

其实他们早已相濡以沫
孕育的灵韵悄然漫溢
也许记错时间，也许雨水太多
慌张———一缕水脉拖曳出彩池
层叠错落，雕琢像块块黄色玉璞
流云映澈碧波，松影轻绕池渚

传说漫过粼粼波光
———传说在此打了个结
任流云与松影，替它作答
备注

1.白马舞：白马藏族的传统祭祀舞
蹈，“”为白马藏语音译，意为“面具舞”，
流传于四川省九寨沟县、平武县及甘肃文
县一带，川甘两省白马藏族共有的文化血
脉。

2.象雄王国：古代青藏高原最早的文
明古国之一，约公元前 4世纪至公元 7世
纪存在于藏西阿里地区，其文化渗透至整
个藏区，苯教即源于此。“象雄”为藏语音
译，意为“鹏鸟之地”。诗中借指九寨沟—
黄龙一带深藏的古老文明秘境。

3.嫩恩桑措：藏语“仙女池”之意，位
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
与松潘县交界处，属黄龙景区北部。

（作者简介院阿登，藏族，原名焦国敬，
诗人、词人，资深媒体人。系四川省诗歌学
会会员、理事；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成都
市金牛区作家协会会员；阿坝州作家协会
会员；阿坝州藏羌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阿
坝州大禹文化研究会理事；《当代作家文
艺》签约作家；四川省文学艺术研究会榕
树下文学社社长。）

（一）

金秋十堰溢花香，高铁驰奔向远方。

武当仙岭迎朝旭，汉水扬波涌碧浪。

郧西七夕传佳话，古道新途接汉潢。

一缕银虹通秦楚，西郧往返刹那光。

秦巴儿女久翘望，山壑行途不复难。

沐浴春风铺富道，天涯咫尺畅乡关。

车城喜插凌云翼，南水奔流意韵长。

西十高铁圆佳梦，万户欢歌暖意扬。

（二）

秦岭逶迤云雾间，复兴飞渡万重山。

钟楼遥映长安韵，雁塔周遭笑语欢。

郧西天河凝斗曜，龙潭岸畔起歌澜。

古都泡馍香盈席，郧邑佳酿醉清宵。

携家假日寻佳胜，朝览长安暮谒玄。

一路风光观不尽，钢虹牵起两地缘。

万民共庆通衢畅，百业勃兴盛世繁。

西十巨龙腾广宇，秦楚黎庶颂鸿恩。

指缝烟蒂燃到指尖，烟灰簌簌落于案

头，我忽然就想起了四川长山岭———那道

山梁上，三代人夹烟的手指，在田埂边、煤

油灯下、堂屋门口，吞云吐雾了大半辈子。

香烟是慢刀子，顺着山风浸进日子的褶皱，

等察觉时早缠了半生。

最早的烟味，裹着爷爷铜水烟袋的锈

气。20世纪 70年代的长山岭，农活歇气
时，爷爷往田埂一蹲，从水烟袋里捻一撮烟

丝按进烟嘴里，打火石蹭出火星点着，呼噜

呼噜吸得水响，一身乏累便随烟圈散了。夜

里常醒，凑着墙龛煤油灯抽几口，才能再睡

踏实。那时粮食金贵，本地有句老话叫“饱

吃冰糖饿吃烟”，爷爷常挂嘴边，说水烟能

压饿。后来我才懂，哪里是真能顶饭，不过

是烟劲麻住了空腹的慌。

自从爷爷走后，那支水烟袋挂在堂屋

墙上，蒙了厚灰，再也没人碰过。没过多

久，原本极少沾烟的父亲，忽然迷上了纸

烟。

长山岭日子紧，父亲多抽两毛多一包

的雁城、天平，最便宜的经济烟八分钱一

包，也不是天天能抽上。两天一包的开销，

让本就拮据的日子更吃紧，赊烟便成了常

事。大队代销店是三叔开的，我总替父亲跑

这趟腿。三叔嘴上数落大哥穷还放不下烟，

手底下终究还是递了烟。我攥着烟往回走，

手心攥出细汗，心里直委屈，怎么就离不了

这一口？

父亲这烟一抽就是 40多年，身子一直
硬朗，烟没断过。我小弟在上海打工，每周

寄两条烟回来，我特意叫父亲上街去取，权

当锻炼。我每次回家也捎些好烟，他总蹙着

眉劝我俭省，别花冤枉钱，转头却分给乡邻

老友，半点不心疼。

2023年冬天，我回双河镇采风，下午
拉着作协的朋友回长山岭看他。那日天暖，

我们围坐堂屋门口陪他抽了一下午烟。他

拿了些烟分给我和朋友，话少了很多，只叫

我好好做事，他的事他会处理好。指尖夹着

烟慢悠悠地吸，烟气混着屋前的草木气飘

满院子。第二天一早，老人溘然长逝，终年

92岁，半辈子烟气都散在了长山岭的山风
里。

我真正抽上烟，是离开长山岭之后。

1979 年我考上师范，彻底离开长山
岭。毕业后分去外乡，谁料又派到了偏僻村

小。山高路远，日子寡淡，工作不顺堵得慌。

放假回村，给父亲要了半包烟，站在核桃树

下抽。第一口焦油呛得直流泪，舌头发苦，

头都晕。可几支抽下来，胸口堵着的闷气竟

松快了些。那时候才懂，父辈抽的哪里是

烟，是熬日子的一点支撑。

后来工作换了几处，离长山岭越来越

远，压力渐长，烟瘾也越来越大，每天两包

都打不住。早上起床就要抽两支，夜里写东

西更离不了。出门办事，包里不揣三包烟，

心里总不踏实。当然，也发生了不少窘迫

事：深夜烟尽敲烟店门，桌椅满是烟头烫

痕，牙熏得焦黄常显老相。走得越远，越怀

念长山岭田埂抽烟的自在。

妻劝过女闹过，我也正经戒过几回。揣

着口香糖硬扛过戒断的烦躁失眠，眼看要

熬过去，偏遇上朋友递烟劝两句，又捡了起

来，抽得反倒更凶。我常跟年轻人说，没沾

过就别碰，烟瘾沾上容易戒掉难。

夜深了，窗缝漏进一股子草木气，跟当

年长山岭田埂上的味儿没两样。我掐灭烟，

烟灰散成细末。恍惚间，爷爷的水烟袋、父

亲的赊烟账、我抽了半辈子的烟，都化作一

缕烟味，从那片山岭里漫出来。父母都走

了，老屋再没煤油灯下的烟光，可那股草木

混着烟叶的气息，总不经意间就漫到了跟

前。

渊作者系四川省内江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尧资中县作家协会主席遥 冤

我的父亲，是一辈子扎根乡土的庄稼

人。他未读过万卷诗书，不懂世间玄妙辞

章，这辈子的光阴，全都交付给了脚下的

土地。朝迎晨露，暮踏晚风，四季轮回里，

唯有庄稼、泥土与风霜与他相伴。那双被

岁月和农活磨得粗糙皲裂的手，耕耘了岁

岁年年的烟火生计；那双日渐浑浊的眼

眸，看过春耕秋收的往复，藏着的全是普

通人谋生的坚韧与坦荡。

年少时，我总向往书本里的道理、笔

墨间的哲思，以为世间通透的智慧皆藏于

典籍书卷之中。可随着年岁渐长，踏遍世

事冷暖，我才慢慢醒悟：最深刻的人生哲

理，从来不止在书香笔墨里，更藏在父辈

熬出来的烟火岁月中，藏在泥土滋养的平

凡人生里。

父亲从不会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他

的言语没有半点雕琢，朴素得如同田间的

泥土，直白得一如朝夕的日月。没有华丽

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句式，那些随口而出

的家常碎语，带着泥土的温度、岁月的重

量，道尽了最纯粹、最真切的人间真相。

人生起落，前路坎坷，每当我身陷困

境、倍感迷茫煎熬之时，父亲总用最朴实

的话宽慰我：“夜再长，也有出日头的时

候。路要一步一步走，苦要一点一点熬。”

他不懂什么否极泰来的大道理，却用半生

吃苦的经历告诉我，所有困顿皆有尽头，

人生没有一蹴而就的坦途，踏实煎熬、稳

步前行，便是最好的出路。

谈及心境修行，他常说：“想着享福就

享福，想着受罪就受罪。别老盯着高处

看。”一辈子扎根土地的他，深谙心态的真

谛。人生苦乐，从来不在境遇高低，而在内

心取舍，不贪慕虚荣、不攀比浮华，知足方

能心安，平常心方能过好平凡日子。

待人处事，他一生坚守厚道，也反

复叮嘱我：“别怕吃亏，吃亏是福，厚道

走得远。帮人就是帮自己。”在他的认知

里，精明抵不过厚道，算计赢不了真心。

世间所有善意与包容，终会辗转回馈，

踏踏实实做人、真心实意待人，方能行

稳致远。

面对强求不得的人和事，他总劝我放

平心态：“瓜熟蒂落，强扭的瓜不甜。别急，

慢慢来。”春耕秋收，顺应时节，是他种地

一辈子的准则，也是他参悟的人生真谛。

世间万物皆有定数，强求无益，顺其自然、

静待花期，便是最好的人生姿态。

父亲的人生智慧，从来不是空洞的道

理，而是融入生活的一言一行。我远赴他

乡，他最朴素的牵挂从不是华丽的叮嘱，

只是一句“饱带干粮，暖带衣裳”，寥寥八

字，藏着最踏实的惦念，护我岁岁平安；我

与人纷争、心生戾气之时，他轻声告诫：

“能忍就忍，别把人逼到墙角。”宽厚待人、

留有余地，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格

局。

书本里的道理，是文人笔下的总结，

是纸上得来的浅知；而父亲口中的箴言，

是他用半生血汗浇灌、用一生苦难淬炼的

人生真经，字字扎根生活，句句历经沧桑。

世人伏案读书、笔墨悟道，我的父亲，躬

身泥土、以苦悟道。他没有惊艳的言辞，

没有渊博的学识，那些朴素至极的家常

话语，却是岁月沉淀、苦难打磨出的人间

清醒。

这平凡的句句箴言，如微光如暖阳，

穿越岁月风雨，始终照亮我前行的漫漫

长路，滋养我的风骨，丰盈我的人生，让

我一生受用，终身感恩。

夜幕，层层铺下
华灯一朵朵盛开

与岁月对望
时光深处
留存一份纯真，一份澄澈

那份质朴炽热的情怀
浓浓酽酽，氤氲漫开

一把伞，可以遮挡风雨
却挡不住奔流的时光
更挡不住岁月刻下的皱纹
还好，我们的心

依然年轻

日子好像圆的
过着过着，又过到昨天
月色，行走在九龙山
照亮，采气井站

也照亮，故乡屋顶的炊烟

一抹乡愁，越来越浓

就像我仰望的这群大雁

穿越迢迢山水
飞不出，这段往复归途

把山风酿成千言万语

阳光倾情
土地托举沉甸甸的金秋

漫向田野、山岗、井站

那一片灿烂金黄
令时光酩酊大醉

把时光削得薄如流水
眷恋这一方热土

丈量光阴绕成的年轮
历经多年淬炼
静待根芽悄然萌发

九龙山红红的枫叶
成为最深的秋色

那落得最快的霜
总在石油人两鬓
构成漫长年月

把山风酿成千言万语
那些染上秋色的往事

只需一阵风
所有等待，就有了故事

山行

山上的草
摇曳一坡朝霞光芒

曲折山路
印满巡管人跋涉的脚印

长长石梯，才走过一小半
我们依旧翻山越岭
树荫淡定，山风从容

跃上高高山岗
蓝天，近在咫尺
天地，默然相拥

由此热血沸腾
呼吸之间，心血跳荡

我相信，山野里的沙尘
掩不住你眼里的光芒

天边，一抹抹绯红的晕

是夕阳留给晚霞炽热的吻
会不会，有倾斜的日光打下来
将一天的爱，聚集在此刻

我羡慕所有晚归的人
他们活得那样纯粹

石油人扎根的地方
都是生命里最热烈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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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 嬴政的赎罪与淬炼

上回说到：李氏一脉将忠魂酿入金波，

千年酒脉连筋骨，一寸山河一坛香。这酒香

穿越时空，竟飘到了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鼻

息之间———且容笔者将时光倒转，回到那

金波初成的岁月尽头。

暮秋的朔风卷着枯黄落叶扑打雁门关

垛口，秦王嬴政玄色冕旒在风中猎猎作响。

他立于城楼之上，手中陶碗盛着琥珀色的

液体，在斜阳下泛起粼粼金波———这是雁

门金波，醇厚的酒香混着边塞的风沙气息，

是他幼时便刻入骨髓的味道。头顶秦月已

悄然升起，清辉洒在酒液里，像沉落了一捧

碎星。

记忆溯回邯郸城那段屈辱岁月。那时

他还是质子异人，母亲赵姬虽是赵国名动

一时的艺妓，却因身份低微常遭宗室奚落。

唯有赵王狩猎归来的大宴，她才得以簪花

傅粉列席末座。

那年深秋宫宴，侍者捧来鎏金酒壶，赵

姬指尖轻叩壶身，一缕醇香便漫过整个殿

堂。“此乃金盘李牧将军幕府所献雁门金

波。”主持宴会的大夫高声宣告时，幼年的

异人看见母亲眼中闪过罕见的光彩。她蘸

着银匙喂他尝了一小口，温润绵长的酒液

滚过喉间，竟似春溪化开寒潭坚冰。

金盘、李牧、幕府，这些分散的碎片，在

他幼小的心里播下了景仰的种子。那晚的

月光也是这般清寒，透过宫墙的缝隙，照在

他攥紧的小手上。

“大王，金盘村到了。”蒙恬的声音将嬴

政的思绪拉回现实。村落里几株老槐树下，

几个白发老妪正佝偻着身子筛滤新酿，空

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那香气里带着黍

米的醇厚与山泉的清洌，却又隐隐透着几

分说不出的寂寥。

见到玄甲铁骑踏尘而来，最年长的老

妇慌忙跪迎，枯枝般的手指深深陷入泥土，

身后的几个妇人也跟着簌簌发抖，昔日将

军府的荣光早已随主人逝去，只余下惶惶

不安。嬴政翻身下马，亲自扶起老人问：“可

是李牧将军府上的酿酒人？”

老人浑身一颤，浑浊的眼珠突然泛起

水光，如风中残烛，声音哽咽地说：“老身正

是跟随将军夫人三十载的乳娘……自将军

去后，府里的酒曲就再没发过从前的好味

道了……”

四周侍卫齐刷刷按剑警戒。谁都知道

几个月前，正是眼前这位秦王下令实施反

间计，让昏聩的赵王以为李牧私通匈奴。当

鸩酒送入大将军府邸时，雁门关外正飘着

初雪，那雪下得又急又猛，仿佛要掩盖世间

所有的冤屈。

守城的士卒看着将军府方向燃起的孤

灯骤然熄灭，整个雁门关都沉浸在死寂的

悲恸里，连呼啸的北风都似在呜咽。嬴政凝

视着老人布满沟壑的手背———这双手曾为

李牧包扎箭伤，曾在寒冬为守关士卒熬煮

姜汤，此刻却抖得像秋风中的枯叶。

他心中一阵刺痛，这位令秦军敬畏的

对手，终究是折在了权谋算计里，那份惋惜

如同酒液入喉后的涩味，久久不散。秦月已

爬至中天，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道解

不开的枷锁。

“传旨！”嬴政突然提高声调，“凡李牧

将军亲眷仆役，无论男女老幼，皆许其自择

去留，绝不可为难，这是军令！愿留金盘男

耕女织、继续酿金波酒的，赐田宅；愿返乡

者，发粟帛！”

随行史官急忙展开简牍记录，墨迹未

干又被风吹得簌簌作响。他转身指向村口

粮车：“把这些粮食分给乡民，就说……

就说本王谢他们替大秦守住北疆屏障，也

为滹沱河水养育出的善良正直人民的福

泽。”

暮色渐浓时，嬴政独自来到村中荒废

的土地庙。供桌上摆着半壶残酒和三个粗

陶碗，想来是乡人偷偷祭奠将军的痕迹。他

亲自斟满三爵：第一爵泼向地面，祭奠那些

永远留在长城下的魂魄；第二爵举向苍茫

天际，那里有雁阵正掠过血色残阳；第三爵

停在唇边良久，终于仰颈饮尽。

烈酒灼烧喉管的瞬间，恍惚看见 20年
前邯郸城的灯火里，那个白衣胜雪的身影

正在城头抚剑长啸，眉宇间是镇守山河的

凛然正气。

“若李牧不死，赵国不亡啊……”嬴政

对着空碗喃喃自语。当年他在邯郸街头听

过太多这样的叹息，如今站在征服者的制

高点回望，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重量。李牧

不仅是赵国长城，更是一面照妖镜，映出六

国腐朽根基与强秦锐士之间的鸿沟。他内

心更泛起对李牧将军深深的敬意，“得此将

军，何愁不胜？”

离开金盘村那夜，秦月如练，铺在驰道

上泛着冷光。嬴政命蒙恬连夜护送愿迁徙

的几位酿酒家眷前往咸阳。可惜雁门金波

的魂，不仅藏在雁门的黍子与北山的泉水

中，更浸着雁门的风骨和将军的忠勇。

马蹄声碎在月光里，他忽然想起母亲

临终前的呓语，那些断续的词句混在咳声

里，隐约有“李牧……酒……邯郸”几个字

眼，却像被浓雾笼罩的迷局，让人辨不清究

竟藏着怎样的过往。原来有些因果早埋藏

在雁门金波的醇香里，等待着某个有月的

黄昏被重新启封。

次日清晨，雁门关升起第一缕炊烟时，

秦国使臣已快马加鞭奔赴邯郸。嬴政的新

诏贴着赵王宫墙昭告天下：凡能完整传承

雁门金波酿造之法的李家后人，赏千金封

百户，雁门金波的光环永远笼罩李氏族人，

李牧将军永受万代敬仰。

消息传至咸阳时，东方刚现鱼肚白。萧

瑟秋风中，有人听见秦王在内殿反复吟诵

《诗经》里的句子：“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声音渐次低沉，最终化作一声长叹，

与窗外的月光撞了个满怀。

此后数年，雁门金波的酒旗插遍秦地

郡县，李家后人不仅将酿酒技艺发扬光大，

更恪守着将军的忠勇家训，族中子弟多投

身军旅或朝堂，成了大秦的股肱之臣，血脉

愈发兴旺。

每至清明，咸阳宫外的酒坊总会飘出

阵阵醇香，据说那是御膳房特意为秦王准

备的祭酒，酒液里浮沉着秦月的影子。而雁

门关外，昔日荒冢旁已生出新绿，年年都有

一坛新启的雁门金波静静伫立，酒香随朔

风穿过雄关，漫过万里云海，与长城的烽

烟、中天的秦月交织成篇。

后来有人说，每逢月圆之夜，雁门关上

总能看见两个身影并立———玄色冕旒的帝

王手持陶碗，白衣将军抚剑而立，金波酒的

醇香漫过垛口，与月光纠缠着，落进千年后

的传说里。

有道是：

雁门酒里藏春秋，

秦月曾照少年游。

一杯金波敬忠骨，

薪火千年未曾休。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渊待续冤

姻 杨仁宇

《雁门金波黄酒秘史》（连载之四）

●秦王嬴政在雁门关上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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